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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回  野老與人爭席罷

　　沙漠，是連綿的沙丘，是青天與黃土的交界，是生命與生存的戰場。　　沙漠，是無盡的歲月，是過去與現在的揉合，是永恒

與剎那的延伸。

　　在沙漠中，沒有水，沒有邊界，沒有鳥語花香，更沒有蔥鬱巍峨的山嶺。但是一眼望去，平滑蜿蜒的各種曲線，在日光下把投

影拉長了，幻化成最優美的幾何圖形。人的思緒淡化了，黃沙盡頭是黃沙，黃沙邊緣還是黃沙。

　　如果把沙丘比做《阿拉伯神燈》中雍容素淨的宮主，她那溫婉柔和的曲線，恬靜安祥的風範，道盡了凡夫俗子傾慕欣羨的心

聲。狂風是她的主人，經常粗暴地掀起她的面紗，但是，無限的柔情總會化盡人世的塊壘。塵囂去了，繁擾平了，千古以來，淺笑

依然，風韻仍舊，沙丘的美麗常在。

　　這裡沒有是非、黑白，而隨時隨地存在著因是非黑白而判決的榮辱生死，這個判決者就是真主阿拉，用現代的術語來說，就是

決定一切的機緣。

　　大法王阿米巴的機緣很好，也就是說，很壞。他家世顯赫，連續十世貴為酋長，一直定居在波斯灣底部，沙烏地阿拉伯半島的

根端，內夫德沙漠的東邊。

　　他的祖父哈塔姆．希拉，是席克族中赫赫有名的酋長。最盛時族人有幾十萬，在無垠的廣漠中放牧，過著與世無爭、平安和順

的日子。

　　是福分，也是惡咒，二十世紀初，他們的領地發現了油田。石油又名黑金，油田等於是黑色的金礦。在歐美自由平等的口號

下，黑色的陰影襲來，短短的十幾年間，族人各自為政，紛紛與「七姐妹」簽約，把祖宗幾百年來留傳的資產化作花花綠綠的鈔

票。然後在鈔票的魔棒下，一個個放棄了皮製的帳棚，遷入了「石屎」建成的人工鴿籠。

　　薩赫丹．希拉，人稱「沙漠之風」，他雖然也賣了油田，卻過不慣都市生活，率領著部分族人，定居在沙漠中，卻捨棄了傳統

的放牧方式。

　　二○○二年，阿米巴才十六歲，已頗有父風，常常騎上駱駝，一手舉著皮鞭，一手揮著ＭＫ輕型機槍，呼嘯在沙漠群丘之中。
　　這天清晨，他面對朝日，迎著暖風，一陣狂奔之下，豪興大起。他緊夾駝腹，猛抽皮鞭，奮力向前，把同伴們甩得遠遠的。直

到興盡了，騎得累了，他才發覺已經到了卡提夫，一個濱臨波斯灣的大城。

　　這一帶有很多小溪，沿溪綠洲處處，他記起去年曾經來過，在一個小洲旁，邂逅了一位可愛的姑娘。

　　她叫什麼名字？那不重要，但是她綽約的風姿，卻常常縈迴夢境。只是對一個沙漠之子，女人只是陪襯，不到有必要，多想就

是不成材的象徵。

　　有一位名人曾經說過：

　　「犀牛角的護套，

　　「紅寶石的鑲邊，

　　「圍繞著新月彎彎的刀尖。

　　「曾劃過猛獅的心臟，

　　「曾剖過敵人的胸膛，

　　「卻割不斷，

　　「秀髮三尺，

　　「在微風中輕輕飄揚。」

　　這一刻，他無法不想了，他抬起雙腳，擱在駝背上。駱駝也放慢了步伐，昂首輕快地嗅著空中水氣的味道，一步一步走向那個

似曾相識的綠洲。

　　這綠洲在大漠邊沿，小丘起伏，長不過一公里，寬也只有百來公尺。兩岸一片新綠如茵，椰樹成林，淺草直直地沒入綿綿細

沙。在綠帶夾拱下，但見溪中卵石凹凸，清水潺潺，蜚晶漾碧，讓人一洗塵慮。

　　在一塊突出的青石上，有一個纖弱的背影，從頭到腳都裹在白紗之中，只看到一雙如玉的秀手，正在溪水中忙碌著。

　　阿米巴看呆了，是她！

　　一年前同樣的景象，再一次躍入他的眼簾。而一年來，每逢寂靜的月夜，或是滿天星斗耀武揚威的時刻，他都會情不自禁地墮

入那迷霧般的白紗皜網中。

　　他能怎樣？要像個勇士，像個「風之子」，昂首驅駝，不顧而過？或者是像個瀟灑的王子，溫柔地走過去，輕輕地掀起白紗？

　　他什麼都沒有做，只是無助地坐在駝背上，任時光伴著那汨汨流水，不知不覺地，從人生的旅途中悄悄流過。

　　駱駝想要喝水，耐不住了，擺擺身體，從鼻頭噴出低低的抱怨。

　　石上的少女一驚，回過頭來，纖纖柔荑將白紗退到鼻尖。

　　好美的一雙大眼睛！清澈秀慧，黑白分明。

　　阿米巴心神一震，驟不及防，重心不穩，一下子從駝背上摔了下來。

　　少女笑了，那笑聲比銀鈴更盪人心弦，讓阿米巴半天抬不起頭來。

　　少女繼續洗滌衣裳，過了半天，阿米巴鼓不起勇氣，訕訕走到一棵椰子樹下。腦中紛亂如麻，最糟的是，他始終想不起少女的

芳名。

　　時間凍結在過去，阿米巴眼睛望著樹上的椰實，喃喃地說：「我記得……妳叫……是的，妳是……」
　　「不用瞎猜！你不知道！」是銀鈴的聲音。

　　「我記得！只是現在忘了。」是愚蠢的掙扎。

　　「不可能，我沒見過你。」是果斷。

　　「可是我見過妳！」是堅持。

　　少女索性站起來，大大方方走到阿米巴面前，還是那雙眼睛，一對勾魂攝魄的大眼睛。「看看我！」少女威嚴的聲音。

　　阿米巴不得不回過頭來，雖然他很不甘願，勇猛的武士是不可能在敵人的刀尖下屈服的。可是，在秀髮三尺下，他很想屈服，

只是找不到下台階。

　　少女把臉上的白紗掀開了，阿米巴臉紅心跳，眼前是一張白皙、細滑、柔嫩、飽滿、勻和、晶瑩……如同沙丘一樣美麗，簡直
不知如何形容的小臉。

　　她的眉毛像大漠邊沿的山脊，略略彎曲，而又平直有力。她的眼睛正是綠洲上的深潭，可以包容所有的遊子，讓他們沐浴在溫

情中。鼻子不高不低，足以擋住沙漠的風暴，而又不至於讓人迷失方向。

　　啊！真主阿拉！那張紅潤的小嘴啊，蘊含著生命的蜜汁，是大地顫動的泉源，是青天高懸的雲霞。薄薄的上唇，嬌弱得讓人忍

不住想輕輕吮吸。像一座正在移動的沙丘，兩角微微上翹，下沿則承接著滾滾下滑的細沙，永遠是那麼平順，那樣值得信任。



　　阿米巴看到了他的神，魂魄則飛回了內夫德沙漠的中心。他見識到了大自然最最真實的本體，強烈震撼著他的心。

　　那是萬源之源，那是分久必合的磁力，那是脆弱的生靈無法抗拒的指令！

　　少女說：「你去年看到的是我姐姐。」

　　阿米巴機械般複述著：「妳的姐姐？」

　　少女說：「是的，我叫哈米迪。」

　　「哈米迪？」

　　「我姐姐常常提起你。」

　　阿米巴精神一振，至少我風之子不是一般人：「常常提到我？」

　　「可是，你再也沒來，現在她已經走了！」

　　阿米巴啊了一聲：「她走了？到哪裡去？」

　　「麥加。」

　　「麥加？朝聖去了？」

　　少女笑了，笑得泛出了葡萄的芳香：「真是的！你真傻！」

　　阿米巴醉了：「我真傻？」

　　「是的，她結婚去了！」

　　「結婚？」

　　少女笑著，跳著，拍著小手，輕紗飄揚，一隻翩翩飛舞的蝴蝶：「我就知道！我早就告訴她，你一定是個小傻子，果然是

的！」

　　阿米巴很不好意思，繞著她，癡癡地問：「為什麼？」

　　「為什麼？她常常來這裡，希望等到你，跟你結婚！」

　　「跟我結婚？我還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做。」

　　「做什麼？做國王？做沙漠之風？」

　　阿米巴覺得受到侮辱，停下來，賭氣說：「為什麼不？」

　　少女停在他前面，紅紅的小臉，紅得像甫出天邊的旭日：「你真的喜歡一輩子騎在駱駝背上，整天跟黃沙打架？」

　　「不然做什麼？」

　　「來找我姐姐聊天呀！」

　　「我們男子漢不能老是聊天！」

　　「那麼談情呀！」

　　「我不會談情。」阿米巴有些氣餒。

　　「哈哈哈哈！」姑娘的笑聲像是天堂的聖歌。

　　「妳不要笑我。」阿米巴在求情。

　　「那談談你的駱駝嘛……」
　　阿米巴何嘗不曾想過，那次兩個人聊到天黑，天南地北，連自己埋在沙堆裡的糗事都出籠了。可是他回去以後，同伴們笑他，

說他像株綠溪畔的椰子，只會陪著流水嗚咽。為了證明自己是沙漠風之子，他再也沒敢來。

　　再說，在阿拉伯人的社會裡，女性的價值不高，一匹駱駝就可以換一個。不要說他有好幾個嬤嬤，他的伯伯叔叔都是妻妾成

群，整天在一起嘻嘻哈哈的，他連一句話也搭不上腔，又有什麼了不起的？

　　他的帽箍歪了，他不耐煩地扯下來。那是套住遮頭白布用的，在沙漠中，白布就相當於屋頂、帳棚，那寬大而鬆弛的布沿，往

身上一拉，就可以阻擋狂暴的風沙。

　　少女憐憫地看看他，搖搖頭。她回過身去，收拾好帶來的衣物，笑著說：「還是戴上吧，我也要走了。」

　　阿米巴無比的失望：「妳要走了？」

　　「是呀！我還要結婚哩！」

　　「妳要去結婚？」

　　「當然不是今天。」

　　「我還沒有告訴妳駱駝的事哩。」

　　「我為什麼要聽你談駱駝？」

　　「是妳剛才說的呀！」

　　「唉！你到底聽懂什麼了？」

　　阿米巴實在捨不得她離去，怏怏地問：「妳要去哪裡？」

　　「回去呀！我本來也在等一個小傻子，大概和你差不多。不過他不喜歡駱駝，他騎馬，而且很會唱歌。」

　　「騎馬？那是城裡人的事。」

　　「是的，他是城裡人，只是和你一樣傻。」

　　正說著，遠遠馬蹄「得得」，漸漸地越傳越近。不一會，「得得」的聲音慢了下來，一個男性高昂嘹喨的歌聲，從河岸那邊飛

了過來。

　　二人仔細聆聽，歌詞大致是這樣的：

　　「哈米迪呀哈米迪，

　　「為什麼我的心中只有一個妳？

　　「內夫德的狂風在呼喚，

　　「波斯灣的浪濤高高企立。

　　「有人忙著美食，

　　「有人忙著新衣。

　　「為什麼呀為什麼？

　　「我只是在尋找我的哈米迪。

　　「哈米迪呀哈米迪，

　　「為什麼我的心中只有一個妳？

　　「天上的月兒被烏雲遮蔽，

　　「地下的黃沙被馬蹄掀起。

　　「我走過了大漠，

　　「我走過了小溪，



　　「為什麼呀為什麼？

　　「我的眼睛中，只有一個妳？」

　　少女淺笑著，微閉著那細長的雙眼，幸福洋溢在她嘴邊。

　　阿米巴問：「他是誰？」

　　少女甜甜地說：「他叫達姆。」

　　「達姆？那不是摩納族的嗎？」

　　少女神思徜徉在白雲上：「是的。」

　　阿米巴的心由天上驟落人間，一股妒嫉之情油然而生。他迅速地拔出腰間彎刀，一躍就跳到少女身前。

　　他是沙漠之子，他有著雄獅般的威力，他不能容忍任何一個比他強壯的對手，如此這般地出現在自己面前！

　　少女嚇了一跳，忙說：「你做什麼？」

　　阿米巴勇敢地說：「我要保護妳！」

　　少女笑了，射出了能溶化冰雪的陽光：「你能保護我嗎？」

　　阿米巴胸脯挺得老高，驕傲地說：「當然！」

　　少女睜大狡黠的眼睛，白中透黑：「這話誰不會說？」

　　阿米巴急了，立刻跪下，彎刀指著青天：「真主阿拉為證，我阿米巴，沙漠風之子，誓言要保護哈米迪姑娘的幸福！」

　　少女滿意地笑了，是春風，也是甘霖，阿米巴生平第一次享受到了幸福的洗禮。只是少女說：「別這樣，他是我的朋友。」

　　一股強烈的衝動，阿米巴瘋了，他緊緊握住少女的纖手，急切地說：「不！他是摩納族！我才是妳的朋友！讓我做妳的朋

友！」

　　少女嘴一噘，甩開他的手：「你不是來找我姐姐的嗎？」

　　歌聲更宏亮了，亢奮中帶著急切，少女頭也不回，如飛一般迎去。青年彎身一拉，哈米迪跨上馬背，馬兒揚塵而去。

　　自此以後，阿米巴變得很沉默，他不再騎駱駝狂奔，更不曾走近那個綠洲。

　　薩赫丹最喜歡的娛樂，是晚間在營地前生個大火堆，族人們圍坐其旁，然後請一位會說故事的老人，給大家講古。

　　那些故事千篇一律，都是千百年來，歷代老祖先輝煌壯烈的事蹟。在以往，阿米巴聽不了三分鐘就全身發癢，偷偷地逃走，與

三五好友捉蠍子去了。

　　打從少女騎著馬離開了他的生命開始，阿米巴就變成了最熱心的聽眾，那堆熊熊的烈火很能代表他的心境。摩納族在歷史上一

直就是他們的敵人，多少血恨，多少舊仇，直到今天還在醱酵。

　　薩赫丹非常滿意兒子的表現，他終於成熟了，可以克紹箕裘，家國復興有望。在父親悉心的培植下，阿米巴一天比一天穩重，

不僅受到父親的寵愛，也得到了族人的敬重與同儕的擁護。

　　席克族在薩赫丹的領導下困苦掙扎，又因權利因素，引發了新的利益衝突。先是小規模的爭鬥，逐漸擴大成族群與族群的矛

盾。薩赫丹沒有長遠的眼光，一味意氣用事，坐失了團結合作的機會，終至力量消溶，勢力日衰。

　　二○一○年的一天，薩赫丹突然偷偷逃走了，留下一個爛攤子和數位妻妾、四個兒子。所幸阿米巴尚能勵精圖治，一直保持著數
千人的規模。到了二○年代，電腦為了全球的規劃，將他們的領地合併於科威特，成立一個地下城。
　　阿米巴認為電腦干預太多，決定脫離當局，重返原野。自後，他們招兵買馬，宣稱獲得真主阿拉的召喚，要在地球上建立一個

天堂樂土。

　　阿米巴為了接受現代化的洗禮，派兩個弟弟回到電腦世界，二弟學習商務，三弟學習管理。十三歲的四弟則留在身邊，以便隨

時照顧並教育。他神化了父親，告訴么弟因為和猶太人之間的仇恨，族人群起反抗，不幸都失敗了。父親為保存實力主張妥協，卻

被族人廢了，所以才離家出走。

　　不料，一天晚上，阿米哈米也失蹤了，大家尋遍沙漠，卻杳無蹤跡。

　　自後阿米巴性情大變，乖戾兇狠，人見人懼。直到五年後，阿米哈米已是一個英俊挺拔的青年，學成了一身法術，突然又出現

在阿米巴面前。

　　在阿米哈米的開導下，阿米巴號稱擁有很大的法力，自命為「大法王」，他就是「代神」，有莫大的神通。

　　不久，在刻意經營下，法王威名傳遍大漠，各地游民望風來歸。由於人多口眾，維生不易，二法王在中國找到一種商品，可以

吸收大量的水蒸氣，並瞬間化為淡水。這種產品有助於沙漠生活，有了水，處處都是綠洲。

　　二○三六年，一個以摩納人為主的集團，約有數千人，也因不習慣電腦城的生活，向阿米巴通誠投效。這是一件佳事，大法王
宣稱，要借這個歡迎摩納人的盛會，為四位法王受禮，更借此展示多年積累的雄厚力量。

　　那是一個在深夜舉行的原野大會，有近萬人參加，盛況空前。高約丈許的營火處處可見，火光耀耀，照得大地通紅。婦孺們齊

集在中間，四週數千位勇士騎著駱駝、駿馬，舉著火把，繞著會場馳騁高呼。

　　法王們坐在營地中央一座十丈方圓的平台上，每組人馬在繞場一週後，都要到台前向法王們致敬並獻上禮物。

　　一隊隊的馬隊、駝隊過去，大法王臉上洋溢著勝利的光輝，眼望著燭天的原野，耳聽著如潮的歡呼，以往那只存在於傳說中的

盛景，如今成了現實。

　　當摩納人列隊走過時，阿米巴發現其中一個頭目非常眼熟。他叫過來一問，達姆！正是那位三十幾年前會唱歌的情敵，也可以

說是他的仇人，心頭斬除不盡的遺憾。

　　不過，今天他已經是一個部族的領袖，阿拉伯人未來的希望。

　　大法王立刻宣召達姆上台，興奮地問：「夫人可好？」

　　達姆受寵若驚，說：「哪一位？我有二十個。」

　　大法王有點難受，說：「哈米迪呀！」在他心中，這個名字是神聖的。

　　達姆想了又想，說：「哈米迪？哈米迪？我不認識。」

　　大法王忙再加一句：「記得你唱的情歌嗎？哈米迪呀哈米迪！為什麼我的心中只有一個妳？」連這首歌都在他心中響了無數

遍，只是越唱越令人神傷。

　　達姆笑說：「法王！這個歌對誰唱都一樣呀！我到現在還唱呢！」

　　大法王臉色紅紅的，眉毛也連起來了：「那你記不記得在三十四年前一個春天，在卡提夫綠洲前，一位身穿白紗的姑娘，哈米

迪？」

　　達姆還是那副笑容，說：「那種事太多了，法王您也不可能都記得罷？」

　　大法王回到了少年的阿米巴，純潔而稚嫩，他記起了朝著青天的彎刀，那如山的誓言：「那種事？難道你不顧她們的幸福？」

　　達姆一驚，他的大男人思想難道會錯：「她們的幸福？她們有什麼幸福？」

　　阿米巴問：「如果她不讓你離開，一定要嫁給你呢？」

　　達姆認為法王在考驗他，笑著說：「那簡單，殺死她就是！」

　　「殺死她？」



　　「當然！不然沙漠有什麼用？」

　　「你殺了哈米迪？」阿米巴大叫。

　　「我不知道誰是哈米迪。」達姆心中忐忑。

　　「你殺過女人？」

　　「這是習俗，法王應該知道。」

　　阿米巴眼中燃起熊熊的烈火，縹緲的白紗後面掩藏著永不復返的柔情。男人的彎刀是做什麼用的？當大漠上猛獅絕跡後，還有

什麼更可怕的野獸？

　　阿米巴猛地舉起雙手，向天狂喝：「主啊！我是您的子民！我以誓言奉獻自己的生命、鮮血，我要用彎刀實現自己的誓言！」

　　全場狂呼：「我主阿拉萬歲！」

　　阿米巴拔出彎刀，猛地刺進達姆的胸膛……
　　全場愕然，連火把上的舌焰也凝結在半空。

　　有人突然大叫：「阿米巴瘋了！」

　　也有人叫著：「他是冷血兇手！」

　　摩納人群起呼喊：「他不夠資格做我們的主人！」

　　阿米巴大喝：「有誰心中不服？」

　　摩納人喊道：「我們不服！」

　　阿米巴喝道：「你們不服！好！我要你們烈火燒身！」

　　四法王不等大法王說完，便舉旗高呼，立有數百精兵，跨著駿馬，一手舉火把，一手持彎刀，從四面八方衝殺進來。

　　阿米巴狀似瘋狂，流著眼淚，高舉雙手，繞著台沿跳著，高聲唱道：

　　「哈米迪呀哈米迪！

　　「我在呼喚，妳在哪裡？

　　「我誓言保護妳的幸福，

　　「但妳的幸福卻化為一坏黃土，

　　「我胸中滿腔的怒火，

　　「唯有敵人的鮮血，才能澆熄！」

　　自後大法王勢力衰微，他不得不離開沙漠，靠販賣空氣化水器維生。他早在二○三一年就接管了化水器工廠，又因此認識了生
化學家周瓊英博士。從周博士身上，他又看到了一線復國的生機，那就是她研究的生化分子膜。

　　這種分子膜有分離氫氧的效用，氫氧是自然界最豐富的能，當氫氣氧化時，可以釋放分子能而化成水。地球上的海水固然無

盡，但是要將水分解成氫氧氣體，則是一種逆化作用，耗費的能量可觀。

　　周博士利用生化原理，當植物吸收了水，在一種酵素的催化作用下，利用日光能使氫氧游離，再加上二氧化碳，就合成了葡萄

糖而釋放多餘的氧氣。她將這種酵素提煉出來，那是以鎂為核心呈鏈狀排列的八種胺基酸。最後，她採用微分子合成技術，製成人

工的「光解膜」，能於瞬間將水分化為氫氣與氧氣。但是電腦時代到來，能源生意中止，這種研究便失去了商業價值。

　　周博士基於另一個理由，衷情於生物變種的研究。在大法王的慫恿下，雙方通力合作，四一年在海南島成立了一個工廠，專門

從事光解膜的生產。

　　光解膜的用途只有大法王一個人知道，緣在二六年，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一位普拉格拉博士。當時這位博士已設計出強

大的磁力場，他需要大量的氫氧氣體，以實現另一個超級電容器的計劃。因為電腦是以電流為動力，當局最大的盲點是磁場控制力

闕如，若要征服電腦，非借助磁力不可。

　　大法王相信普拉格拉的能力，也知道光解膜的真正潛力，自後他才真正與普拉格拉合作，全力投入這個海底基地。

　　苦苦經營多年，普拉格拉始終抱怨光解膜的效率不足，要先將電能化為光能，耗能過多。磁通子雖然功能強大，真要和電腦當

局作對，還有一段距離。

　　在普拉格拉的理論中，應該有一種方法，或許用一種晶體，以降低光頻，轉成紅外線。如果能用此驅動光解膜，便可以直接用

地熱大量生產氫氧氣體。

　　大法王費盡心力，終於在四八年打聽到，在崇左的高佛寺有位法慧禪師曾說過，有種產於火星的石英晶體，又名硅長石，可以

將高頻電磁波轉變成紅外線。

　　大法王喜不自勝，帶著幾個手下，立即上門求教。

　　大雄寶殿上，法慧禪師端坐中間，兩旁各有四個僧人跏趺。一見大法王，禪師劈頭就問：「兩百年前你在哪裡？」

　　大法王心高氣傲，哪裡把這瘦小的和尚放在眼裡？只是目下有求於人，不得不打個哈哈道：「大法師，你我不同道，打這些禪

機做什麼？」

　　「既不同道，怎得來此？」

　　「大和尚，本法王上得了天，下得了地，怎麼不能來？」

　　「喏！上得了天，下得了地，只怕出不了海底。」

　　大法王聽得心裡一驚，這海底之事知者不多，怎麼會從和尚口中吐出？他仔細觀察，法慧禪師雙目微閉，好似沒有睡醒般，一

定是在說夢話。當下他小心謹慎地，深怕再露口風：「海底？海底會有人居住嗎？」

　　「見是有緣，不見亦是緣；實相是虛，虛相亦是虛。」

　　「大和尚，我對貴國文化矇矓無知，什麼緣不緣，虛不虛的，我不懂。」

　　「緣於兩百年，見是前緣，不見是後緣。時空事物皆是虛，地上海下是虛，國仇家恨也是虛。」

　　大法王不是普通人，一聽之下倒有些領悟。只是基於文化的淵源及個人的根性，再靈慧的雞，也聽不懂鴨子叫的是什麼。

　　大法王想起此行的目的，便直接了當地說：「大和尚別跟我打哈哈！本法王來此是瞧得起你，這些廢話省省吧！」

　　法慧禪師連眼皮都沒有抬一下：「滔天之禍，因果分明，你還不能回頭麼？」

　　這話再明確不過，大法王面子上很掛不住，忿忿地說：「什麼滔天之禍？」

　　連法王手下都聽懂了，莫不臉色一變，作勢欲動。

　　禪師平靜地說：「上天有好生之德，生死也就是因果。」

　　大法王再也忍不住了，厲聲說：「生死自有真主阿拉決定！你懂什麼？」

　　禪師道聲：「阿彌陀佛！」

　　「我主阿拉！」

　　禪師嘆了一口氣，這才睜開眼睛。雙道明光如同利劍一般，直插入大法王心嵌。他心中一驚，銳氣乍挫，這才知道老和尚非同

凡響。



　　這時山後鐘聲響起，洪亮沉重，裊裊不絕。

　　禪師說：「施主請便。」

　　大法王忙說：「本法王來此，有一事相商。」

　　「硅長石不在此間，不勞多問。」

　　「咦？」法王又是一驚：「你怎麼知道？」

　　「既是有緣，不妨坦誠相告，貧僧將派門下赴火星盜取，施主自行參酌便是。」

　　「盜取？」

　　「盜者，水欠其皿，欲得皿也。取者，耳聽手拿也。」

　　「這是什麼意思？」

　　「阿彌陀佛，送客！」

　　大法王還想再問，但見殿上升起一道淡淡光芒，看上去並不起眼，而一股無形的力量，卻令大法王等人立不住腳，蹣跚退出殿

外。

　　這一來大法王方知厲害，再也不敢登門，只是隨時派人打聽。在得知衣紅等人奉命到火星盜取硅長石後，他立即向外宣稱，為

了解讀外太空的神秘訊號，需要此石做為解碼器，名正言順的加入盜取的行列。再加上以後一連串事故，最後大法王果然自陷海

底，落得今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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